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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丙号货栈范围后，崔器做
了几个手势，早有默契的旅贲军分
成三个方向，悄无声息地接近丙六
货栈，不良人已经将附近所有的路
悄悄封锁。这一带只有几个商队
的马匹牲畜拴放于此，三两个伙计
看着。有不良人过去，交涉几句，
把牲口都远远牵开。

至此，丙六货栈与西市完全
隔绝。

崔器半蹲在丙六客栈附近一
堵土墙的拐角处，摘下胸前护心
镜，挂在横刀头上，小心地朝外伸
去。借着护心镜的反光，他不必
探头也可看清前方状况。

丙六货栈是一所压檐木制建
筑，长六十步，宽四十五步，近乎方
形，只有一个入口，四面有通风窗，
但特别小，不容成人通行。因为这
一带靠近水渠，夏季容易被淹，所
以建筑底部悬空，被十六根木柱托
起，有点类似岭南建筑风格。

门口守着一个大鼻子胡人，
正是曹破延的十五个伴当之一。
他背靠木门，不时低头去玩手腕
上的一串木珠，显得心不在焉。
崔器估算了下弩箭的距离，如果
真要动手，他有信心在十个弹指

之内破门而入。
崔器把目光投向入口，屏住

了呼吸。万事俱备，就等货栈内
的动静了。

在与外界隔着一面木墙的
货栈内，曹破延背靠屋角双手抱
臂，面向入口而立。他已经摘下
白尖毡帽，露出一头浓密的黑色
发辫。其他人在货架之间散开，
三三两两地低声交谈着，但用的
不是粟特语而是突厥语——当
然，站在窗边的崔六郎表现出一
副完全听不懂的样子。

崔六郎搓手笑道：“曹公，谁
给您找的这地方？这里潮湿得
很，附近也没有食肆杂铺，不如我
给您另外安排一间。”

曹破延像是没听见这个问
题似的，冷淡地回答：“做正事。”

崔六郎也不尴尬：“好，好。
您找我到底做什么事，现在能说
了吧？”

曹破延打了个响指，两个伴
当走过来，在地上铺开一卷布帛，
展开来是个宽方的尺寸。然后他
们又拿出了小狼毫一支、墨锭一
方、砚台一盏。崔六郎一怔，不知
道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要开科

考诗赋？
他再一看那硬黄布帛，不由

得倒吸一口凉气。布上密密麻麻
画着无数方格，墨线纵横，正是长
安城的一百零八坊图。不过这地
图太过粗略，仅仅只是勾出坊市
轮廓和名字。

“这玩意只在皇城秘府里头
有收藏，百姓谁家私藏，可是杀头
的大罪！”

曹破延双眼一眯：“……你
不敢接？”

崔六郎哈哈大笑，后退一步
盘腿坐在地上：“我若是不敢，就
不会把你们接进西市了。富贵险
中求，干我这行的，有几个把大唐
律令当回事？来呀，笔墨伺候，你
们想标什么？”

“我要你在这份长安坊图
上，把所有的隐门、暗渠、夹墙通
道等要害之所标出来。”曹破延一
字一句道。

崔六郎一边应承，一边脑子
里飞快转动。长安城内地势错综
复杂，可不是纵横二十五条路街
这么简单。诸坊之间有水陆渠
道，城墙之间有夹墙，桥下有沟，
坡旁有坎，彼此之间如何勾连成

网，联通何处，大部分长安居民一
辈子都搞不清楚。

若有这么一张全图在手，长安
城大半虚实尽在掌握，来去自如。
看来这些突厥人所图非小啊……

一人掏出皮囊，倒了些清水
在砚台上，一会儿工夫，研出浅浅
的一摊墨水。崔六郎舔开狼毫笔
尖，蘸了蘸墨，提笔画了几笔，忽

然又停手：“曹公，你不是中原人，
对布匹不熟。这布啊，不成。这
叫硬黄布，做衣服合适，上墨却略
显滞涩。不如我去买些一品的宣
纸回来……”

“你不能离开。”曹破延断然
否决。

崔六郎摇摇头，提笔开始勾
画。刚填完长安城一角，他又抬
眼道：“长安城太大，若是事无巨
细都画上去，三天三夜也画不
完。曹公你用此图到底是要做什
么用？我心里有数，下笔自然就
有详略。”

曹破延道：“这与你无关。”
崔六郎双手一摊：“你要我

两个时辰内填完长安城全图，却
连干什么用的都不肯说——抱
歉，画不了。”

曹破延听了这一串说辞，不
由得大怒，一步迈到崔六郎的身
前，伸手要扼他的咽喉。

崔六郎犹豫了一下，没有躲
闪。他知道靖安司的人就在外
头，只消一声高喊，这些突厥人一
个也跑不掉。可是那样一来，之
前的心血就全浪费了。他赌曹破
延现在只是虚张声势，没拿到坊

图不会真的下手。
只要再诈上一诈，就能搞清

楚他们的真正目的了。
曹破延掐在崔六郎咽喉上

的手骤然停住，崔六郎心里一松，
知道自己赌对了。曹破延保持着
这个姿势，头忽然朝着窗外歪了
一下，似乎在侧耳倾听。崔六郎
有些紧张，难道是旅贲军的人粗
心大意搞出了噪声？他连忙问
道：“曹公，怎么了？”

“你听到什么没有？”曹破延
指了指窗外。

崔六郎听了听，外面寂静无
声。他有点茫然地摇摇头：“什么
都没有啊。”

“对，什么都没有。”曹破延
露出草原狼才有的狰狞笑意，手
指猛然发力，“刚才进门时，附近
明明拴着许多牲口，热闹得很，现
在却连一声马鸣都没了。”

一听这话，崔六郎的面部遽
然变色，开始是因为惊慌，然后是
因为窒息。

崔器在外头等待着，心里越
发不安。货栈那边没什么动静，
可他就是觉得不对劲。作为一名
老兵，他的这种直觉往往很准。

他再度用横刀把护心镜探出
去，这次对准的是丙六货栈的窗
户。窗口很小，镜上只能勉强看
清有人影晃动。忽然一个人影在
窗前消失，同时传来“咚”的一
声，似乎有沉重的东西倒在地上。

不好！崔器的心脏骤然停
跳了一拍，他猛然收回横刀，急
切地对周围吼道：“破门！快！”

旅贲军早已在各自的战位
准备就绪，命令一下，八支弩箭
立刻从三个方向射出，登时把守
门的突厥人钉成了一只刺猬。与
此同时，两名士兵猛然跃上门前
木阶，掠过刚软软倒下的敌人，
用厚实的肩膀狠狠撞在门上。

竹 制 的 户 枢 抵 挡 不 住 压
力，霎时破裂。轰隆一声，士兵
的身体连同门板一起倒向里面。
在他们身后，另外两名士兵毫不
犹豫地踏过同伴的身体，冲进屋
去。手中劲弩对准屋内先射了一
轮，然后迅速矮下身去。这时趴
在地上的两名士兵已经翻身起
来，把门板抬起形成一个临时的
木盾，护在同伴身旁，
给他们争取弩箭上弦的
时间。 3

连连 载载

天地厚德，孕化万物，并以随性自然的大道载
物，使物尽其用，即使腐枝败叶，也一一分解再
造，归入轮回。

自古当世者也欲尽揽天下人才为己所用，设计
出对读书人进行标准化过滤的科举制度。这样的制
度越到后来越滑离初衷，八股取士实际已不再把选
拔人才作为主要目的，兼顾阶层公平的准入门槛，
收束成只能俯身爬入的洞口，奇才鬼才怪才们若不
削足适履，包括徐渭徐文长这样的天纵英才都只能
徘徊在体制之外。

“明代三大才子”之一的徐文长，少年时就有过
目成诵之能，万言立就之才，精通韬略，有国士之
誉，但乡试八次都未能中举。唯有国家遭逢危难，
才能迫使一些治世之臣打破藩篱搜求真正的人才，
浙闽总督胡宗宪慕名盛请把文长先生纳入幕僚。

胡宗宪为经略东南，能委屈于严嵩羽翼之下，
但他却知道，徐文长同样自负才略，却能伸不能
屈，所以不用礼教拘束于他，给他以尽可能大的舒
展空间。胡宗宪权重威严，顶盔掼甲的将军在其面
前膝语蛇行，头都不敢抬，徐文长却葛衣乌巾在胡
面前纵谈兵事，无不切中实际，为助力胡剿除沿海
倭患屡屡谋划制胜的奇谋，使胡器重有加。

这些异才未必就真的认可枭雄们为明主，他们
最大的苦痛是才美不外现，所以宁可折损自己的品
格也愿供优秀骑手驱使，以便名称千里。徐文长在
胡宗宪幕下，不厌其烦，替胡向嘉靖皇帝先后进献
《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赐一品俸谢
表》。就是胡让代写吹捧严嵩的文章，一贯痛恶严
嵩的徐文长也竟逆来顺受。

但通不过科举，就不能获取编制，胡宗宪既替
徐文长着急，更替国家着急，不惜在徐参加省试时
叮嘱考官特别照顾这个难得的人才，可惜文长先生
依旧没能迈过体制的门槛。等到胡宗宪失势，又有
翰林修撰张元汴看重徐文长的才干，但胸中没有装
得下这块大器的雅量。徐文长连做快意施展的幕僚
亦不可得，只有恣肆山水以疏解胸中抱负，山奔海
立达于歌诗，鬼语秋坟放意辞章，眼空千古，傲然
凌驾于所谓诗坛主盟者之上。

然而雄篇难酬托足无门之悲，徐文长干脆以自
毁的惨烈惊世骇俗：或以利斧自击头部致头骨皆
折；或以三寸柱钉刺入左耳再以钉撞地；或欲以椎
击碎自己的肾囊。可能上天造就英才不愿轻易毁
弃，徐文长竟九死而犹未得，可文长先生离体制终
究渐行渐远。

潦倒之际，徐文长常用一幅字画换取一餐酒
食，画一张秋蟹换一只真蟹。平时垂涎他字画的一
帮人此时为用区区几文酒钱，就能轻易哄到他一幅
酣醉中的字画杰作而大喜过望。文长先生就真的不
知自己的字画太过贱卖了吗？他知道那些哄抢他字
画的人，是真正肯定他价值的人，或在心中感叹：
任他抢去。

徐文长自谓“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
中”。实质是太把当世者的主流价值认定当回事，
把“立功名兮慰平生”当作人生最体面的追求，所
以不管天下人如何抢着要他的书、诗、文、画，都
不抵这四绝非徐文长心中最重。徐渭一生固然以文
才冠绝于世而睥睨天下之士，内心深处恐怕更多的
是一直以能经天纬地的国士自居，因而才真心看不

起只会吟风弄月之辈，包括只有笔底风光的自己。
经世致用、治国安邦的雄心是浸入徐文长心中

的砂粒，这颗砂粒经过悲寥、激愤、潦倒、自虐的
郁结，涵养成了笔下书、诗、文、画四颗夺目的珍
珠，然而这四颗珍珠却无非是那颗砂粒凝成的心头
之痛。四颗珍珠徐文长随手抛掷，一粒砂却生生将

“有明第一人”折磨至死。
当世者实际都已认识到了徐文长的价值，胡宗

宪、张元忭不说，嘉靖皇帝也十分赞赏他的三篇表
章，但就是没人挪开门槛让文长先生进身体制。所以
虽有奇货在身，如若非要卖给即使识货也不肯给你出
高价的人，就只能让你的无价之宝沦为“杯具”。

其实，标准化认定往往是一些真才实学者的瓶
颈，更何况是偏离人才遴选初衷的准入门槛。这门
槛反倒使滚圆腻滑的鱼目更易跻身上位，既然鱼目
在上，珠玑在下，鱼目就会用鱼目的标准评判脚
下，反倒藐视珠玑为鱼目，文长先生强自委屈供人
颐指役使，或沦为另一种方式的自虐、自毁。不采
而佩，于兰何伤？孔子也赞誉有王者香的空谷幽兰
那种修持、自信与自在。半生落魄已成翁的青藤先
生，为什么不能捻熄功名之心成全自我，用旷世才
情将余生化作一枝香远益清的亭亭青莲？可惜，纷
扰喧嚣的尘世中，太多人把主流价值弄成了自我价
值认定的画地之牢！

徐文长虽终生未能以功业赢取功名，书、诗、
文、画盛名却自与千岩万壑竞秀争流，以郑板桥之
孤傲，都甘愿做青藤门下走狗。而长伴青藤先生
的，确有一条良犬，先生贫病而死之际，身边就唯
有此狗相伴，若得闻郑燮所愿，此狗当感慨良多。

青藤先生的“杯具”
文化漫笔

人皆有来处，不可忘祖。老家豫东，除夕前要祭神祭
祖。

祭祖，要敬牌位，要上坟。我家堂屋正中就摆了我
秀才高祖、高祖母和曾祖、曾祖母的两个牌位。长条木
刻，巴掌宽，一尺长，方底，最上头三角形状，正中间刻了
高祖曾祖的名字。日月久远，牌位已为绛黑色。上坟，要
携了成盘鞭炮，带上纸钱，讲究点的人家，还要七个碟子
八个碗，牛羊肉、猪后腿卤好，八仙桌上摆了，一前一后两
男人抬上，到坟前上供。家中老幼，一起前往。

我小时常常要跟了爹去上坟。年前要忙到除夕前，
过完油，肉香飘满整个院落，馒头和各种年菜都已安稳，
它们躺在我家的馍囤里，躺在斗盆里，躺在菜筐和油罐
里，一个个繁花似锦。贴完门对，我爹说，该上坟了。

爹取出一大沓火纸，裁成长方形，16开大小。取一
分二分和五分硬币，放纸上，爹拿锤子把分币“哐当哐当”
在火纸上砸。鸡蛋大小铁锤，木制的把，爹右手握着把，
上扬，落下，准确落在硬币上；若稍斜，硬币一趔趄，长了
翅膀飞得天远。那时，屋里充满金属质感的“哐当”声。
一会儿工夫，火纸上印满硬币痕迹。大概表示此为“钱”
意。爹固执地认为，人间的殷实、富足和繁华，会在阴间
实现并延续。爹认真、细心地把火纸捋好，抽出印得不清
楚的，硬币放上重新砸，直到一个个分币印痕圆润、清亮、
明晰起来。走吧，上坟！爹不多话，老规矩，小子们一个
不少，闺女随意。娘继续在家查漏补缺，贴窗花，正门对。

爹领着我们出得门来。头天夜里下了大雪，似乎还
没有结束。天阴沉着脸，冰冷了一整天。出了门即是原
野，一望无际，空旷，宁静，远处偶尔有零星鞭炮声响起。
树的枝杈，被冰凌包裹着，风一吹，咔嚓咔嚓，冷飕飕地
响。田地大雪铺了，铺得有点厚，像盖了层厚墩墩的棉花
套。小麦青青的苗，披了九孔雪被，透过细微的空隙，招
摇出活泼泼的油绿色。爹穿了长筒胶鞋，一脚踩上，松软
的雪陷下去。两只大大的脚印，一群小小的脚印，在雪天
的麦地里延绵开来。

我曾祖的坟地在东南地。这块地丰腴无比，每年给
人带来无数希望，承载着人们厚重的想象。坟馒头状，坟
上雪已融化，裸露着松软的泥土。我爹打开带来的火纸，
一沓沓分好，快速用手指花开，成扇形，再右上角和左下角
对折起来，火纸活泛起来，如一只只蝴蝶展翅欲飞。爹带
来的那盘炮，盘如斗盆的口，又圆又大。中间几个大雷子，
被一层层的小炮包着围着，一个个昂首挺胸，斗志昂扬。

大弟早把一盘鞭炮拆开了，坟地里拉开，一直拉出

一盘炮的末梢。大弟遵爹嘱咐，点燃，瞬间静寂里“噼里
啪啦”热闹起来。燃着的鞭炮如一条龙，欢腾跳跃，动若
脱兔。肃穆的白的天地，一时间云腾雾罩。人们喜欢用
热闹表达静默，用欢喜表达悼念。

沉睡在地下几十上百年的名字，因了血脉的遗传，
虚无的隐秘可触可感起来。高祖是个秀才，饱读诗书，一
脸清秀，满身傲骨。据说他在混沌世道为乡亲以笔为言，
助弱扶困；饥馑日月拒嗟来之食，四邻八乡传为美谈。我
曾求证爷爷此事真假，爷爷正读书，眼光迈过眼镜边瞅向
我：“我爷爷正直得很。”无须其他语言，高祖已在我心中
活了起来。人活一世，虽如草木一秋，气节确乎为立身之
本，身后之名，须仰仗了如兰品质而留传。

爹燃着一簇簇火纸，火苗舔着微风，忽大忽小。青
灰色的纸灰，有分币在飘。我爹三拜三叩，嘴里念念有
词，又一年到了，要地下的祖先们安息，及时收钱，保佑子
孙后代安康和美。我跟着爹叩拜，不敢出声，我怕惊动隐
秘的静寂。只有小弟小妹在坟前嬉笑玩闹，挥洒属于他
们的快乐。

一家大小田地里踏雪而归，一路上竟默默无言，就
连最小的妹妹也拖着清水鼻涕一句话不说。到家时娘
已摆上年三十的团圆饭，堂屋里肉香袅袅。爹净手焚香，
叩拜牌位，家里小子也依次拜了一遍。过年了，一家人围
坐在餐桌前，提箸而食。三炷香在灯光下忽明忽暗，似在
言说一个家庭的历史。

雄鸡高唱报春临，万象更新福满门。
福靠贤劳福源广，福依厚德福根深。
福山福海常珍爱，福寿福星须敬尊。
但愿福田勤细理，神州处处展芳芬。

春吟曲
瑞雪催春梅报春，金鸡高唱送温馨。
喜迎春雨春风好，犹乐春花春草新。
春柳春耕织春画，春溪春鸟汇春音。
更怜春暖城乡美，当趁春时齐奋奔！

冬之醉
♣ 李星涛

绿城杂俎

“爱幼”与“尊老”
♣ 高玉成

乡俗乡情

♣ 马思源

诗路放歌

丁酉春抒怀

知味

豫东祭祖

♣杨德本

♣ 韩心泽

冬有三醉。
一醉在酒。酒是花雕，佐老姜煨热，一股

股微甜的香气，自陶壶嘴里“咕嘟咕嘟”向外
冒。菜是用砂锅炖煮得酥烂的羊头肉，于白乳
似的汤汁里上下翻滚。老夫老妻，一人斟上一
杯，边饮边聊。话题完全是意识流，想到哪儿
就说到哪儿。即便是片刻沉默，也意味深长。
眼波流转之间，万千话语已灌注进彼此心里。
外面，风冷得嘎巴嘎巴的，顽劣的孩子一样，兀
自堆积着几丈高的寒气。积雪偶尔被风啸起，
于空中扬洒出一阵白雾。屋内，小火炉“噗噗”
吐着淡蓝色火苗，砂锅里的热气“哧哧”流着，
浓稠的汤汁恰若骤雨坠湖，“嘟嘟”鼓胀出花生
米粒大小的气泡。气泡裂了，里面的香味便随
着“噗”的一声响，热腾腾在空中弥漫。花雕
壶随着话语慢慢变轻，妻面色潮红，夫鼻尖沁
汗。打个饱嗝，花雕在舌尖回甘，羊汤在味蕾
沁鲜。万丈红尘里，那种销魂蚀骨般的微醺
岂是“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所能描述出来的！

二醉负暄。吃完中饭 ，搬把椅子 ，懒懒地
坐在封闭的阳台上。不要打开窗户 ，让阳光自
己钻过玻璃 ，一粒粒地爬进来。闭上眼睛 ，带
着饱饭后的慵懒 ，静静地等候着阳光上身。用
眼睛的余光来看阳光 ，你就会发现原来阳光并
不是白花花的颜色 ，而是带着煤油灯灯光一样
的橘黄 ，光亮亮地漫过睫毛的栅栏 ，流进眼里
去。此时 ，你什么都可以想 ，什么都可以不
想 ，感觉周围好像有一种轻微的声音在嗡嗡地
响。一开始 ，阳光只是像老人的目光 ，轻轻地
在你身上抚摸着 ，抚摸着。渐渐地 ，这抚摸发
散开了 ，像是有无数执着的蚂蚁 ，硬是往棉
袄里钻。你分明感到自己的脸上也有蚂蚁在
爬 ，那细小的爪子沙沙地爬过来 ，爬过去 ，就
像是蹑手蹑脚的春雨走过一片空地。不出十
几分钟 ，被抓挠的脸就会潮红起来 ，宛若几
大杯酽茶过后的迷醉。心里有无数的念头开
始膨胀 ，春天泥土里的种子一样 ，纷纷喷出
嫩芽儿向上钻，光亮嫩绿得一大片。

三醉裸睡。棉被在阳光中晒了一天，里
面的棉絮就会蓬松开来，铺上床后，床长高了
半尺。躺在被窝里，先屏住气闻一闻，阳光的
味道在身边浅浅地荡漾着，有孩子围嘴上的
乳香。那棉被盖在身上，根本就不像是棉花，
而是像阳光织成的云朵，软软的，暖暖的，蓬
蓬的。虽然身处黑夜，可我感觉到却像是睡
在阳光激荡的云中。睡得是那么安然踏实，
鼾打的是那样的酣畅甜津。没有辗转反侧，
没有苦思冥想，一觉睡到自然醒，被窝里“嘁
哩喀喳”伸个懒腰，一股慵懒而又舒适的战栗
立马电流般跑遍全身。“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
狗窝”，我的狗窝就是冬天里的暖被窝，就是
用阳光和云朵合织而成的梦乡。

春节的家宴上，忽然发现自
己俨然成了“爷”字辈了；几个外
甥、外甥女们都有了孩子，我已
经被“舅爷舅爷”地叫个不停
了。一家子将近20口人坐在一
起，大的说小的叫，好不热闹！

但吃着吃着便觉得好像有
什么地方不对劲：每道菜端上
来，姐姐、姐夫们都慌忙往孙子、
外孙面前推，还争相喊着：“来来
来，给孩子尝尝，给孩子尝尝！”
外甥、外甥女们则操起家伙直往
他们孩子的碗里舀、嘴里喂，根
本没有顾及他们的爹妈；而他们
的爹妈只要看到自己的孙子、外
孙子们吃得高兴，就乐开了花。

我忽然想起当初我们和老
人一起吃饭的情形。那时候，每
道菜上桌，姐姐、姐夫们总是往
老人面前推，还拿起筷子帮老人
夹，让老人先尝先吃，然后才轮
到孩子和自己，满满的一派尊老
爱幼的温情；现在，到我们这一
辈人成了老人的时候，怎么就只
剩下“爱幼”，没有了“尊老”呢！

问题似乎出在孩子们身
上。我们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
从小自我为中心惯了，“我的是我
的，你的也是我的”，心里没有其
他人。现在他们有了孩子，看上
去是“爱幼”，其实仍不过是“自
爱”的一种表现，心里没有其他
人，自然也就没有“尊老”可言了。

问题似乎也出在我们自己身
上。我们对孩子从小惯养，不断
助长着他们的中心意识，没给过
他们关心别人的机会。现在他们
长大了，有自己的孩子了，我们既
不自尊，又不要求他们“尊老”，反
而又帮助他们惯养孩子，怎么能
传承好尊老敬老的风尚呢！

但问题似乎又不能全怪孩
子和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代人，
哪家不是兄弟姐妹三五个，谁家
父母顾得上宠这个、偏哪个的，都
是大的带小的，小的跟大的；有什
么好吃的，平均分配；有什么好玩
的，争抢着玩；连身上的衣服，也
是大的穿不上给小的，小的穿不
上给更小的。父母没遗产，自己
长大了全靠自己挣，过得好过得
歹也怨不到父母头上。

到了结婚生育年龄，却赶上
了“计划生育”，一家只生一个，不
管男孩女孩，都被当成掌上明珠，
倾其所有、尽其所能爱护这一个
心肝宝贝。好容易把他们养大
了，还要买车买房办婚事；好容易
盼他们成家了，又要帮他们带孩
子、给补贴；即便是退休金，他们
也看在眼里，理由是：“反正早晚
是我的！”而我们倒像亏了理似
的，生怕对不住他们。有什么办
法呢？我们只有一个孩子，不敢
得罪他们。我们这一代做父母
的真的是很无奈、很窝囊。

显然，这已经不是个性问
题，而是涉及一代人的社会问题
了。很多年轻人“爱幼”而不一
定“尊老”，部分老人的养老特别
堪忧。现在，每当看到媒体上说
哪里在修建养老院，哪里在探索
社区养老，哪里又在尝试医疗机
构或者康复中心养老模式等，老
人们都格外关注。没办法，孩子
不一定靠得住，只能希望政府和
社会负起责任；毕竟我们这一代
做独生子女父母的，情况比较特
殊。不妥善解决养老问题，在即
将进入老龄化的社会里，真不知
道我们的老年将会怎样度过！

大雪（国画）郭建明

坐看云起时（国画）李学峰

（外一首）


